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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荻一直看著他的動作，流露出不解之
狀，金蒲孤將藥丸又灌回瓶中，交給那個店
伙道： 「拿回去，每個人喂兩粒，別糟蹋
了，剩下來的交給黃姑娘收好！」

那店伙奉命逕自走了。
白獲才惑然道： 「你怎麼知道得這麼清

楚！」
白獲想了一下才道：
「我初遇劉素客，也是受了銷魂瘴毒之

故，不過那是我們自己中的毒，劉素客熱
心，替我們配了解藥……」

金蒲孤笑笑道：
「假如你們不把外面的綠色藥衣吃下

去，劉素客就無法將你們支使如奴役了……
」

白獲惑然不解。
金蒲孤笑著在箭筒內取出一個小紙條，

遞給他道；
「這是劉素客的大女兒劉日英寫給我

的，你一看就明白了！」
白獲接了過來，祇見上面一行字跡，寫

著：
「君神武，家父必欲得君為用，余策不

詳，君當自行為患，唯一事可預為君言，家
父曾搜得一離奇毒氣，曰銷魂瘴，無色無
味，中人無救，君其慎之！」

此物僅蒜泥白礬可暫解，君如感心頭作

嘔，即為中毒之象，可急覓斯二物服之，然
後聚氣於丹田，可暫時壓製毒性，以不礙行
動，徐伺家父以解藥來救，解藥之配方妾不
得而知，唯外層綠色之藥屑系迷心之劑，服
之則永唯家父之命是從矣，君中毒後，可偽
為不支，解藥入口後，可暗用內力，將藥丸
外衣溶化，暗藏舌底，於無人處吐出……」

金蒲孤等他看完了，才將字條收回，白
獲怔怔地道：

「這麼說來，你剛才還是中了毒……」
金蒲孤點點頭道：
「不錯！幸而不是劉素客自己來，否則

他一定不肯把解藥給我的，劉日英教我壓製
毒性的方法不能持久，我裝做無事的樣子也
許可以騙過你，卻不能瞞過他……」

白荻又是一呆道： 「你怎麼知道劉素客
不會自己前來呢？」

金蒲孤一笑道： 「劉素客自己也摸不準
我在那裡！」

白荻連忙道： 「胡說！他用飛鴿傳書通
知我說你一定會在此……」

金蒲孤搖頭道：
「不！我差不多與他同時離崇明島，他

算準我的去向祇有兩個地方，一個是在此，
一個是從原路回到申江，而且他認為我回申
江的可能性較大，所以自己留在那裡佈署對
付我的方法，你們這邊祇是作萬一的準備

……」
白荻呆了良久，才恨恨地道：
「姓金的，算你命長，不過我相信劉素

客總有一天會制住你的！」
金蒲孤哈哈一笑道：
「劉素客假如要想殺死我，倒是比較簡

單一點，要想制服我，卻是干難萬難……」
白荻瞪著眼道： 「這是怎麼說？」
金蒲孤笑道：
「他已經使我中了銷魂瘴的毒，假如不

是你送藥來此，我最多再支持個一兩天，總
不免一死，可是他太聰明了，又叫你送了含
有迷神藥衣的解藥來，偏偏我又預知他的計
劃，服了他的解藥，卻沒有如他所想的迷失
心神……」

白荻大叫道：
「這是你的運氣好，也怪他生了個不爭

氣的女兒，下次就不會再這麼便宜了！」
金蒲孤一笑道： 「不會再有下次了，我

已經安排好一個剷除他的計劃……」
白荻冷笑道
「你永遠別想殺死劉素客，他早已明白

你將要用什麼方法對付他，所以他在沒有控
制你之前，絕不會正面與你相見！」

金蒲孤笑道：
「我不能接近他，另有別人可以接近

他，那個人可以利用他不知不覺之間突然出
手！」

白荻不信道： 「能夠接近他的人，都是
他的親信，對他忠心不二，怎麼會對付他
呢？」

金蒲孤神色一嚴道： 「有的！有一個人
雖然是他的親信，卻有著必須殺死他的原
因！」 （一二四）

隨後諏訪律師對我說： 「其實是有個人想找
你，他的姓名我還不能告訴你，那個人是你的近
親，如果找到你，他想要領養你。這個人非常有
錢，對你的將來大概不會有什麼壞處。等我跟這
個人商量過之後再跟你聯絡。」說完，他便記下
我的住址和上班的地點。

就這樣我與諏訪律師結束第一次見面。帶著
些許狐疑的心情返回公司，我向課長致謝，並把
事情的經過情形向他報告，課長一聽忍不住瞪大
了眼睛。

「喲！這麼一來，你不就是富豪人家的落難
公子嗎？」

課長的話立即傳迫公司上下，每個遇見我的
同事，都當著我的面公子公子地叫個不停，真服
了他們。

當天晚上我始終無法入睡，不完全是因為
期待幸福而興奮過度，雖然我是有那麼一丁點期
待，但是不安的心情大過於期待。

想起不幸的媽媽每每在夜深人靜時作駭人的
噩夢，還有我身上凶狠綿密的傷口，這些都難以
使我有個快樂的夢想。

此刻有一種即將發生恐怖事件的預感，在我
心中縈繞不去……

恐怖的警告信
當時我對於與八墓村有關的恐怖傳說全然不

知情，更遑論知道自己的身世會與那個村莊結下
不解之緣。讀者們或許會認為僅憑著遽然而至的
尋人啟事就令我憂心忡忡、難以成眠，也未免大
誇張了吧！

但是事情絕對不是這樣，一般人都不大喜歡變化過於劇烈的
境遇，更何況像我這樣連未來都無法期待的人，內心會感到惶恐
也是正常的。如果可能的話，我甚至希望就此撒手不管。

話雖如此，我卻也不希望諏訪律師的訊息就此中斷，事實上
正好相反，我引頸企盼諏訪律師盡快通知我。這簡直是自我矛盾
的心理嘛！一方面害怕通知來到，另一方面通知沒來又覺得很遺
憾。

這種矛盾的心情持續了五天、十天，律師那邊音訊全無。但
是、隨著時間過去、我逐漸明瞭律師並未忘記這件事情。

當時我借住在朋友的家中，有一天下班回家，朋友的年輕妻
子告訴我： 「今天發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呢！」

「什麼怪享。」
我問她。
「有個怪人來這裡打聽你的事情喔！」
「打聽我的事情……是不是上回那位律師僱用的人？」
「開始我也這麼認為，後來感覺好像不是，那個人看起來像

個鄉下人。」
「鄉下人……」
「對呀！那位鄉下人的年齡我無法判斷，因為他將衣領豎起

來，戴著墨鏡和帽子，不太看得清楚面貌，反正他讓我感覺不太
舒服就是了。」

「他問了些什麼？」
「主要是你的品行及本質這方面，例如會不會喝酒啦，會下

會偶爾發瘋啦……！」
「發瘋……好奇怪的問題喔？」 （十一）

接得京中乃尊書信，知昇了刑部侍郎，所有聽月樓，裴爺相
送過來，以作賀禮。又說假期已滿，不日就有旨下，速速打點收
拾進京。宣爺看過，說與夫人知道，夫婦甚是感激裴爺。不多幾
日，果有旨下來召宣侍郎進京供職。宣爺接旨，進奉家堂，一面
謝恩，一面送了天使而去。此刻因欽限緊急，不敢怠慢，連忙收
拾行裝，所有家園仍命老家人夫婦同抱琴如媚、醉瑟如鉤在內看
管。一面到縣撥了人夫車馬，伺侯動身；一面去拜別岳父母，未
免餞行，灑了幾點分離淚。

宣侍郎一路兼程而進。不消幾日到京都。進了皇城，因非早
朝時分，先到父親衙門，夫妻雙拜。宣爺、夫人二老見媳婦果然
生得人品出眾，心中大喜。這日擺了筵宴，代兒子、媳婦接風，
別收拾一所，與他小夫婦權住。

到了次日早朝，宣氏父子入朝謝恩繳旨。天子又將宣侍郎慰
勞一番，方退朝，散了文武。宣侍郎到了朝房，見了裴爺，先拜
謝見賜名樓及一切成全之恩。裴爺拉住笑道： 「令岳被我勸醒了
麼？」宣侍郎點頭稱謝。大家一笑而散，各回衙門。

裴爺已搬進尚書府第，宣侍郎搬進裴爺舊居，少不得夫婦二
人親到裴府，拜謝裴爺始終成全之恩。綺霞已出嫁與趙府，綺雲
已出嫁與江府，今日都接了回來。姊妹們相見，甚是親熱。裴以
松已娶了親，外面與宣刑部相見，也十分親熱。款待一日，方各
回府。自此不時往來。

後來裴爺告老回了河南，壽至八十六歲而終。其子以松中了
河南鄉榜解元，進京會試又仗宣侍郎之力中了一榜。榜下放了知
縣，這也是以恩報恩。柯太僕也虧了女婿覆了原職銜，夫婦同年
八十一歲無疾而終。其子鳴玉捐了一個州同職銜，坐享兩房家
資，娶親生了兩子一女，倒也受用。宣老夫婦俱有八、九十歲，
也是先後而終。宣侍郎夫婦哭哀盡禮，守了六年大孝，到了服滿
之日，仍召取進京，歸他侍郎衙門住下。此刻侍郎已有兩子兩
女，總與河南裴以松、本京裴綺霞、裴綺雲彼此結親，不斷往
來。這是書中的大交待，不用煩敘。

且言裴侍郎雖是刑部衙門，日日都有欽件發下來會審，但他
斷才甚好，不見著忙，無事時還與夫人在聽月樓吟詩敘話。那日
也是八月中秋，宣侍郎與夫人坐在聽月樓中飲酒賞月，便指著仙
題詩句並綺霞、綺雲、寶珠的壁上三言和韻詩道： 「此樓得這天
工人工極力培植，這也是裴年伯一生聰明種子佈於前，你我夫妻
姻緣聚於後，信非偶然也。」 （七十三）

夢見她在對自己笑、對自己哭，甚至夢
見兩個人坐在一棵開滿金黃色花朵的樹下
聊天……

那個不給自己好臉色的女人，笑起來
的樣子真是美到誘人心魂，在夢裡，他甚
至為她心動了。

祇是在夢醒後，他努力地在記憶裡尋
找這些回憶，卻怎麼也找不到，但為什麼
它們會如此的真實？

再這樣下去，他幾乎要懷疑自己的腦
袋是不是被歐嘉芝氣到秀逗了。

辜仲暘看著手上的玫瑰花，輕輕歎了
一口氣，待會一進門，真是生死未卜啊。

「辜先生？」打開門，小雅朝他喚了
聲。

一堆助理早發現他人來了，但等了又
等，大帥哥就是祇站在門口不進來，而且
還不斷歎氣跟搖頭，大伙忍不住了，就推
派她出來叫人。

「我是。」辜仲暘回神，露出一個迷
人的笑容。

「請進，我們老闆在等你了。」
小雅把他帶進了VIP室。自進門的那

刻起，辜仲暘就感受到許多愛慕及崇拜的
眼光不時地朝他投射過來。

這才對嘛!這世界上祇有歐嘉芝才會
不正常地對他擺臭臉。

「你先喝杯茶，稍坐一會兒，我們老
闆等會就過來了。」

在遞茶的時候，小雅的眼睛一直盯著
帥哥手上的那束玫瑰花瞧，天啊，如果收
到花的人是她，她絕對會立刻休克昏倒
的。

「謝謝。」
辜仲暘微笑地接過茶。奇怪，這店裡

的每一個人態度跟服務都很親切，怎麼老
闆的個性會這麼糟？

喝著茶，他開始認真地打量起這房間
裡的一切。

而另一邊，收到客人已經來到店裡通
知的歐嘉芝，從一出辦公室門口，就感覺
到店內氣氛轉了一百八十度，耳邊還不時
傳來陣陣 「剝剝剝」的心花怒放的聲音。

走 到 VIP 室 的 門
口，一群人聚在那裡不
知道興奮地在討論什麼
事。

「啊！老闆。」終
於有人看到她了，現場
立刻變得鴉雀無聲。

「你們怎麼一堆人
都聚在這裡，工作很閒
嗎？」

她緊皺著眉，最近
她的火氣有點大，改天
要記得請小雅替她買幾
瓶青草茶回來退退火。

「沒有啦，老闆，
我們是想說，裡面那位
是大貴客，所以看你需
不需要我們幫忙？」所
有的助理都跟著點頭，
眼裡寫著熱切的盼望—
—選我！選我！

「大貴客？」
她 露 出 懷 疑 的 眼

神，騙肖仔，之前市長夫人帶女兒來選婚
紗時，也沒見她們這麼殷勤。

除非裡面來的那個是總統級的人，但
不可能，據她所知，總統祇有一個女兒，
而在美國進修中的兒子目前也沒結婚的消
息傳出。

「小雅在裡面，她幫我就好了，你們
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她的決定無疑
將一群夢幻少女的心打碎。

「噢！」失望的聲音四起。
「難過」跟 「老闆是巫婆」這二項全

寫在她們的臉上，個個踩著沉重的腳步，
依依不捨的走了。

歐嘉芝搖頭失笑。
等助理們全走光了，她才輕輕旋開門

把走了進去。
喔喔！眼前那張帥臉的主人，的的確

確是位可以讓所有女人失了芳心的白馬王
子。 （三十三）

他是一個極具經驗的盜墓人，有著極其豐富
的各種知識，我在第一交介紹他出場（在《盜墓
》這個故事中），曾這樣說： 「豐富的工程建
築，特別是各國古工程知識。有豐富的考古經
驗，有豐富的各種器械的使用知識……

工程完成之後，為了保守秘密，舖好的路被
拆走，不留下痕跡，他找到的石板碎片，最大的
也不過一尺見方，厚度一致，可知工程的規格，
十分嚴謹，連路的石板，也一絲不苟。

灌木帶的出現，有兩個可能：一是故意種上
去的。一是經過舖石、拆走的過程，泥土起變
化，恰好變得特別適合，這種灌木生長，所以自
然形成了林帶。

不論如何，沿著林帶向前去，可以發現秘密
工程的所在地，應該沒有疑問。齊白為這個發現
大聲歡呼，弄得聲音都有點發啞。那種灌木，樹
枝上帶著尖銳的小刺，結一種褐色的，指頭大小
的漿蜾，齊白看到很多鳥雀在啄食，知道沒有
毒，採了幾顆，竟然清甜無比，所以他大吃了一
頓。

（鳥的肚子和人的肚子不同，齊白仍然堅持
那種山果沒有毒，不過用一種十分古怪的神，訥
訥地說，那東西是最好的 「瀉劑」，他吃了什麼
苦頭，也可想而知。）

他沿著灌木帶，深山約有三公里，迎面是一
座陡上陡下的懸崖，竟然沒有了去路。他走到了
盡頭，是絕地。

別人看了這種情形，自然會沮喪，可是齊白
仰天大笑，樂不可支。

他既肯定，那灌木帶原來是一條路，自然也
就知道，那一大片懸崖，是目的地巳經到了。

不會有人築一條路通向絕地的，那秘密工程
的秘密，必然就在那片懸崖之上，問題是如何發
現它的人口處而已。

那十分之考功夫，事後齊白十分自傲，說是
能得到那人口處的，祇有兩個鬼、一個人。

兩個鬼，本來是他的同行，一個外號叫病
毒，一個叫單思，兩人都已死了，所以齊白稱他
們作鬼，而 「一人」，自然是他自己了。

（我曾道： 「不對，還有那個結結實實的
鬼，他也找到了入口。」）

（齊白 「哼」地一聲： 「他？那秘密工程根
本就是為他建造的，他當然知道怎樣進出。他不
是找到人口處的，也正由於這一點，我才肯定分
是結結實實的老鬼，不然，我一定以為哪裡又冒
出一個這樣出色的行家來了。」）

懸崖十分高，估計約有兩百公尺，上面長著
許多樹和籐蔓。齊白利用了望遠鏡，先檢查懸崖
的上部——如果工程曾在那裡進行，所有的工程
材料，就必須吊上去，一必然會有裝過支架之類
的痕跡留下來。

檢查得十分仔細，並沒有發現到什麼，他再
檢查懸崖的中部同樣沒有發現。這又是五六天過
去了，白天，他像白癡一樣對著望遠鏡，看得兩
眼刺痛，晚上，他像猴子一樣露宿。

（四十九）


